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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北京市延庆区57岁的法轮功学员杨进香女士和丈夫韩世民，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区分局永宁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杨进香被延庆区检察院构陷到法院。


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杨进香向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遭受多种酷刑折磨。以下是杨进香遭受迫害的部分事实。


■在岳各庄派出所遭受酷刑摧残


二零零一年，杨进香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区分局岳各庄派出所警察绑架，她被揪着头发拽上三楼，实施酷刑折磨。杨进香诉述此次的遭遇：警察拉上窗帘，扯下她的乳罩，电击全身，电击乳头，也不知电了多大功夫，满屋子都是焦糊味儿。他们用脚踩她阴部，用皮条抽打下身和脚（光着脚）。他们还用木棍压她腿，怎么压呀？警察站在木棍上，把木棍从大腿往下挪，压一次，往下挪一点儿，再压一次，再往下挪一点儿，直疼得她昏死过去。他们就用凉水和啤酒把她浇醒。


紧接着，他们又拿来一个大铁桶，套她头上，用大棍子使劲儿砸，持续有一个多小时，过后她的耳朵就给震聋了，直到今天耳朵也不好使；被木棍压过的这两条腿，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走道儿；他们还用燃烧的烟头，塞入她两个鼻孔，还用嘴吹着，又用烟头烫她脚心，烫出满脚大燎泡。


■被枉判九年，在北京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


杨进香自述在北京女子监狱的遭遇：唉！提起监狱的那九年哪，地狱般的日子更是不堪回首。在那里，因为我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不说违心的话，警察和她们的帮凶犯人，对我下手那叫狠。她们给我戴手铐、脚镣；夏天用大棉帽子捂。长期不让睡觉，不让洗漱；冬天用凉水从头上泼、往裤裆里灌；拔睫毛、拔阴毛；多次揪我头发往耳朵眼里搅和；用鞋底子抽我脸，抽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睁不开，也看不清东西了。


警察把我“大”字形铐在床上一个月，直到从嘴里吐血了，才把我放下来，下来就感到天旋地转，象踩棉花一样……


我绝食反迫害，狱警让犯人给我灌食，用木头梳子撬牙齿，牙齿撬掉好几颗，每天血和脓一起往里灌。然后又把我拉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公安医院，给我打针输液，我拒绝打针，他们强行打，弄得整个被子、褥子都是血。他们看我不配合，又给我打毒针，第一针，看我没反应，又打第二针，第二针还没起作用，又接着打了两针，打到第四针，两名狱医对视一下，谁也不敢下手了。


狱警不让上厕所，屎尿拉在裤子里，就把我拉出去拍照，叫所有监室的人都来瞧热闹，侮辱人格。


寒冬腊月，狱警把我关到一个堆放化学胶桶和垃圾的屋子里，气味呛人，看管我的犯人都不敢待。里头不通暖气，不透亮儿，不让睡觉，不让加衣服，整天坐一个小板凳。我的脚后跟都给冻伤了，腿脚都肿得很粗；例假只来了一天，就给冻回去了。


九年中，狱警剥夺了我的一切正常权利，她们还吓唬我家人。


■在永宁派出所遭受酷刑折磨：铐铁椅子、化学药水呛、毒打


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杨进香外出，被四个警察戴上背铐绑架到永宁派出所。警察把她按在铁椅子上，铐住双手，把浇上化学药水的黑帽子捂在她头上，药水往下滴答，杨进香被呛得几乎失明、窒息。警察还毒打她，按住头往桌子上“砰砰砰砰”地磕，掐脖子、拿布带子勒脖子。


杨进香不停地高呼“法轮大法好”。警察见不管用，就把她从铁椅子上弄下来，戴上背铐推到外面当院的地上，用布塞住嘴，揪着头往水泥地上磕，往身上又踢又打，打了大约两个小时，杨进香被打得失去知觉。


后来，在看守所和医院之间折腾了两回，看守所拒收；她被送回了家，回家一看，身上穿的白袄都被化学药水烧成黑的了；整个脸被化学药水给烧成了“黑包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大图/中共酷刑示意图：对女性的性摧残





◄小图/杨进香





曾遭九年冤狱　北京杨进香又被构陷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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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侯宇新


被非法判刑四年





【明慧网】北京法轮功学员侯宇新，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十一月八日家属得知，她已经被非法判刑四年，已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侯宇新从住处出来，被便衣绑架，后被非法抄家，侯宇新被绑架到昌平分局平西府派出所，十四日晚由家人接回。


平西府派出所办案警察给侯宇新打电话，让她去派出所办理监视居住到期改取保候审。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侯宇新去平西府派出所后，被直接拘留，二十二日体检后，直接送到昌平看守所。


二月二十四日家属收到非法逮捕通知书。


七月三十日昌平区法院以疫情为借口，非法对候宇新进行视频开庭，后一直没有音信。


十一月八日家属得知，她已被非法判刑四年，本人已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北京法轮功学员吴孟华为了百姓明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在外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被西城德胜派出所警察酷刑虐待，并构陷到检察院。二零二零年年底，检察院退回起诉，并取消“取保候审”。


可是，吴孟华在被派出所人员非法铐押三十多个小时后，又在看守所被迫害三天，回到家中，手、脸、身体多处伤痕，后出现双腿水肿及便血等。在此后的一年多中，被居住地安贞西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毅及安贞里派出所张姓片警等持续骚扰、跟踪、蹲坑中，在伤痛和精神双重压力下，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吴孟华含冤离世，年仅46岁。


吴孟华是南方航空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修大法之后，她身体变得健康，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工作兢兢业业，她提出的工作方案，可为单位每天节约一千多元的成本，她加班从来不要加班费，大年三十，经常帮同事值夜班。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晚，吴孟华外出发放真相资料和讲真相时，被人恶意举报，遭西城区德胜派出所绑架并抄家。


在派出所，吴孟华不配合警察按手印，被暴力对待，五个警察强行掰她的手指，并猛踢她的双腿，将她踢得跪倒在地，警察强行按手印。后吴孟华被警察开车拉到不知什么地方，在铁椅子上铐了三十多个小时。


吴孟华被送到看守所之前，警察拉她去医院体检，因她在医院揭露迫害，被警察用胶带封住嘴。


三天后，因身体原因，吴孟华以“取保候审”的方式，从看守所回到母亲家中。当时，她的手还是肿得很严重，脸上及胳膊上也多处有伤痕，胳膊无法向后抬起，并且后续出现双腿水肿及便血等情况。


为了不给家人造成心理压力，吴孟华没有详细说过在西城德胜派出所被迫害的细节，只是后来提到那种迫害是常人无法承受的。


之后，吴孟华被西城德胜派出所警察构陷到西城区检察院。二零二零年年底，检察院退回起诉，并取消取保候审。


自从吴孟华回家后，居住地派出所（安贞里派出所）及居委会多次来骚扰她，拍照，并派两个保安二十四小时在她房门口蹲守，长达三个多月时间，不让她外出，甚至连一起居住的母亲也有两个多月不让外出，只能妹妹来送生活用品。


居住地的安贞西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毅（女）及安贞里派出所的张姓片警（男）两人经常来吴孟华母亲住处和妹妹住处骚扰。吴孟华本着善心，向来骚扰的人讲述大法真相，遭到警察的威胁和谩骂，给她精神造成巨大压力。


后来，吴孟华回到自己住处，调整身体，张姓片警和居委会的人还是时常去骚扰、威胁她。吴孟华多次本着善心给来骚扰的人讲述大法真相和自己修炼大法受益，希望对方能够多了解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仍然是遭到张姓片警的谩骂。


二零二一年新年过后，安贞里派出所张姓片警又多次来吴孟华的住处骚扰、威胁她，致使她身体情况恶化。


二零二一年三月份，邪党“两会”之前，吴孟华已双腿严重水肿，身体虚弱，不能下楼。张姓片警和街道办事处人员，在未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强行闯入她的住处，四处翻找，并谩骂，企图进一步构陷她。之后，又派两个保安在她房门口蹲守十多天，直至邪党“两会”结束。


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折磨，致使吴孟华身体进一步恶化。后来，在明知吴孟华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张姓片警和居委会主任及居委会其他工作人员还是经常来骚扰她。


吴孟华承受不了长期的骚扰和压力，和母亲一起（因她身体原因，需要母亲照顾）到外地租房住。期间，安贞里派出所张姓片警明知吴孟华已经不能自理，还来她住处骚扰，未找到吴孟华本人，就多次骚扰她的妹妹，追问她具体住处。


她的妹妹告知他们，姐姐是合法公民，且身体状况不好、需要静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安贞西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毅甚至在电话中威胁，要发“通缉令”。片警也威胁说，有的是办法找到她，要给吴孟华“入网”等威胁。


在身体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下，吴孟华，于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在迫害中离世，年仅46岁。◇














北京46岁高级技术人员吴孟华在迫害中离世





2   2021年11月27日                                                                                            北京版 























